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醜

。
曲
目
雅
雯

就
在
家
不
遠
的
地
方
，
它
絕
對
和
歷
史
上
那
些
充
滿
藝
術
美
憊
的
古
橋

沒
有

一
分
相
像
，
也
永
遠
甭
想
比
得
上
什
麼
跨
海
大
橋
的
氣
勢

。

只
不
過
，
是

一
條
長
拱
形
的
鋼
筋
水
泥
混
合
物
。
以

一
種
看
來
極
為
霸
道
的
姿
態
伏
鋸
在

一

個
寬
闊
溪
谷
的
上
方
，
兩
側
水
泥
護
欄
上
的
白
漆
和
鎮
般
在
灰
色
柏
油
路
面
的

反
光
帳
，
算
是
它
最
華
麗
的
裝
飾
。
以
致
於
，
在
我
的
下
意
識
裡
它
就
像
個
其

貌
不
揚
、
橫
行
無
忌
的
莽
漢
。
然
而
，
這
莽
漢
卻
也
霸
據
著
我
腦
子
深
處
的
記

憶
和
曾
輕
的
夢
覽
。
所
以
每
當
提
起
它
峙
，
總
會
在
某
種
複
雜
的
心
態
之
下
稱

它
為
.. 

「
那
座
醜
醜
的
高
架
橋

。

」

橋
大
約
是
在
我
讀
小
學

三

、
四
年
級
時
落
成
的

。

記
得
剛
剛
通
行
不
久
，
就



常
聽
人
們
說
它
不
吉
利
，

一
年
到
頭
，
老
是
發
生
大
大
小
小
的
車
禍

。

追
根
究

底
，
大
人
們
唷
咕
著
不
該
在
剪
的
林
那
天
輾
死

一
隻
貓
。

於
是
從
那
以
後
，
我
便

不
時
夢
見
自
己
從
「
街
仔

」
遊
玩
回
家
時
，
橋
那
頭
的
家
園
已
被
貓
變
成
的
怪

物
廝
殺
成
血
肉
模
糊
的
鬼
域
，
想
要
過
橋
回
家
尋
找
家
人
，
卻
被
橋
上

一
堆
堆

噁
心
的
屍
體
嚇
得
無
法
向
前

。

這
樣
的
夢
境
常
教

一
向
怕
血
腥
的
我
在
夜
裡
猛

然
驚
醒
，
然
後
緊
抓
住
被
子
想
哭
又
不
敢
哭

。

就
生
怕
會
吵
醒
家
人

。

我
家
在

一
個
不
很
鄉
下
的
鄉
下
，
基
本
的
生
活
所
需
是
不
缺
的

。

但
若
想

要
有
較
好
的
生
活
物
資
或
求
學
，
就
得
勤

一
點
兒
上

「
街
仔
」
去

一
那
邊
才
會

有
中
學
以
及
各
式
各
樣
的
商
店
百
貨
。
而
那
座
長
拱
形
的
高
架
橋
成
了
從
家
到

「
街
仔
」
唯
一
便
利
的
通
道

。

這
樣
的
地
緣
環
境
不
算
大
好
也
不
大
壞
，
卻
注
定

了
我
中
學
六
年
的
夢
魔

。

高
架
橋
不
僅
長
，
而
且
兩
端
極
陡
，
每
天
上
下
學
的
爬
坡
變
成
我
和
我
那

輛
可
憐
單
車
的
悲
慘
宿
命

一
它
頂
著
身
軀
過
於
壯
闊
的
我
，
而
我
，
不
論
冬
夏

始
終
在
額
上

冒
著
得
冉
的
汗

。

人
說
「
肉
包
鐵
」
'
這

一
肉

一
鐵
在
六
個
年
頭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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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就
那
樣
日
日
在
或
雨
或
晴
的
清
晨
、
黃
昏
裡
，
以

一
副
苟
延
殘
喘
的
悲
慘

姿
態
在
橋
兩
端
的
斜
坡
上
爬
行
。
那
弱
小
的
單
車
啊
!
像
極
背
負
著
過
大
蝸
殼

的
小
蝸
牛

。

而
陪
著
單
車
在
壯
闊
橋
面
奮
鬥
的
壯
闊
的
我
，
彷
彿
又
回
到
童
年

的
夢
境
一
雖
然
橋
就
在
眼
前
，
但
家
卻
像
是
在
永
遠
到
達
不
了
的
遠
方
;
雖
然

橋
上
沒
有
夢
裡
的
屍
體
，
但
整
座
橋
和
夢
裡
一
樣
的
恐
怖

。

其
實
，
爬
那
斜
坡
真
是
很
累
人
，
但
不
知
是
基
於
何
種
程
度
的
好
強
心

理
，
除
了

一
次
嚴
重
感
冒
而
身
體
虛
弱
之
外
，
在
整
整
六
年
之
中
，
我
竟
不
曾

有

一
絲
要
跨
下
來
牽
著
單
車
走
上
橋
頂
的
念
頭

。

好
像
潛
意
識
裡
就
是
不
肯
向

那
醜
醜
的
莽
漢
認
輸
似
的

。

結
果
，
六
年
之
後
，
這
不
知
是
好
是
壞
的
牛
脾
氣

所
得
到
的
最
大

「
獎
賞
?

就
是
裙
底
下
那
雙
結
實
飽
滿
的

「
蘿
蔔
腿

」
。
實
在

很
難
決
定
自
己
應
該
要
驕
傲
或
者
苦
笑

。

滿
十
八
歲
拿
到
機
車
駕
照
之
後
，
那
橋
雖
沒
有
變
得
好
看
，
卻
已
不
再
有

造
成
夢
魔
的
威
力
，
只
消
右
手
在
車
把
上
輕
輕

一
轉
，
到
達
橋
頂
不
過
是
幾
秒

之
內
的
事
情

。

只
是
常
在
行
到
橋
中
央
時
，
我
彷
彿
還
會
感
到
嘴
裡
滲
著
的
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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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

一
絲
鹹
鹹
的
汗
味

。

再
低
頭
瞧
瞧
，
不
知
該
如
何
反
應
的
我
總
不
禁
搖
搖

頭
，
照
舊
衷
心

「
讚
嘆

」
那
對
蘿
蔔
飽
滿
結

實
不
減
當
年

。

最
近
在
讀
到

一
首
描
寫
橋
的
現
代
詩
時
，
莫
名
的
受
到

一
種
心
靈
的
觸

動
，
而
不
知
為
什
麼
，
感
動
之
餘
浮
現
腦
海
的
，
竟
是
那
座
橋

。

下
意
識
低
頭

瞧
瞧
小
腿
，
我
彷
彿
又

看
到
橋
兩
端
那
粗
粗
肥
肥
的
橋
轍

。

於
是
突
然
想
到

﹒

不
知
自
己
有
沒
有
機
會
去
得
個
農
業
改
良
獎
呢
?
!

(
大
專
組

佳
作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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